
www.whb.cn

2023年1月7日 星期六 7艺术 责任编辑/范昕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梨园本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粉墨登场能演绎世间之悲欢离合，洗尽

铅华则见伶人的喜怒哀乐。其绕梁余

音、曼妙舞姿倾倒过无数看客，颠倒乾

坤、变幻莫测的舞台也令世人啧啧称

奇。花甲以外的老叟却演出了贵妃醉酒

时的娇羞美艳，瘦小枯干的身形也能彰

显单刀赴会的气贯长虹。这固然是精湛

演技作用的结果，却也离不开戏曲的另

一门绝活——化妆术。

【古简今繁】

随着青衣、花旦地位
与日俱升，戏曲人物的舞
台装扮呈现多样化、精细
化发展趋势

听戏赏曲自古就是中国人主要的娱

乐方式之一。作为博君欢愉的演艺行

业，悦人耳目的姿容与歌喉自然是从业

者基本的素养之一。其中，伶人的颜值

尤为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一度甚至

构成了戏曲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过去品评戏曲艺人的一类论著也被

称作“花谱”，取以花喻人、群芳争艳之

意。诸如：《燕兰小谱》《花天尘梦录》

《燕台花事录》《评花新谱》等种类众多、

盛极一时，正所谓“都中伶人之盛，由来

久矣。而文人学士为之作花谱、花榜者，

亦复汗牛充栋。名作如林，续貂匪易”

（播花居士：《燕台集艳》）。这些品评文

字大多是以容貌作为编次排位的依据，

集中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观众的欣赏取

向。在戏曲演员的艺名中，“兰”“春”

“芳”“艳”“秀”“香”等字眼尤多，则同样

根源于此。

正因为“色稍次者即场上无分”（小

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戏曲演员，尤

其是生、旦两行的从业者在妆容的修饰

上自然是煞费苦心、着力甚多。可惜古

代缺少影像记录的手段，20世纪以前戏

曲的舞台妆容较难查考。从明清时期刊

印的戏曲插图来看，化妆后的演员面容

与常人区别并不显著。在清宫廷观赏的

《戏出画册》和部分神庙壁画上，除却净

行以外的戏曲人物也很少见夸张的妆

容，花旦的面目与唐寅、仇英所绘之仕女

图相去不远。可见，早期生旦行当的化

妆并不是浓妆艳抹地繁复勾勒，大多只

用胭脂、花粉、炭黑等色料在脸上作简单

涂抹，从而构成一种较为淡雅的妆容。

这从晚清沈蓉圃所绘制《同光十三绝》上

的人物扮相也能得到印证。当时，演剧

活动以白天居多，所以淡妆其实是对日

常自然光线的匹配，也对艺人素颜的姿

容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雍正、乾隆间，朝廷彻底禁绝了坤

伶演剧，戏曲舞台上的女性角色只能由

男人来扮演。性别倒错不仅是对嗓音、

身段的巨大挑战，妆容的潦草也容易造

成奇形怪状、男女难分的问题。尤其当

艺人上了年纪之后，这种弊病越发难以

遮掩。纵观历史上所留存的戏装照片，

很多早期的旦角形象就存在男扮女装的

明显痕迹。若以今人的欣赏要求来看，

诸如陈德霖、路三宝、余玉琴等清末老伶

工的扮相非但不甚美观，多少还有点面

目可憎：这些大男人把宽硕的脸庞涂得

煞白，肥厚的嘴唇只涂中间一点朱红（模

仿樱桃小口），高亮的脑门上也没有多少

遮挡，两边的鬓角拉得挺直，在额角处形

成一个尖锐的三角形。一眼望之，面容

与剥壳的大鸭蛋并无二致，若再配上鬓

边的簪环、花朵则更为怪诞。这与白娘

子、杨玉环一类的绝代佳人着实难以相

符。或许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京剧基本

都由老生唱主角，大多演绎金戈铁马的

历史故事。老北京最初也只说“听戏”，

从不提“看戏”。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

开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在

启蒙思想的作用下，世俗观念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妇女解放也成为社会热议的

话题。由于对男女平等的倡导，进戏园

子看戏不再是男人的专权。以女性观众

的视角来看，那些挂着胡子的老头即便

是英雄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总不及小

生、小旦的爱意缠绵来得动人。因此，戏

曲舞台上的旦本戏逐渐增多，青衣、花旦

的地位与日俱升。在演出票房方面，出

道不久的梅兰芳甚至能盖过梨园泰斗谭

鑫培的风头。此时，那种大开脸、宽脑门

的扮相显然更难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

戏曲人物的舞台装扮开始呈现多样化、

精细化的发展趋势。

【与时精进】

从“贴片子”到“留香
髻”，适应现代舞台，中国
戏曲的妆容不断发生着
变化

最初，戏曲中的中青年女性大都梳

“大头”。这种发式两边贴鬓，头顶留髻，

脑后垂发，颇为近似明清时期妇女的日

常打扮。后来，为了增加女性妩媚、娇艳

之美，艺人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贴片子”

化妆法。所谓“片子”，其实就是一绺一

绺的假发。在浸润榆树皮的黏液并梳刮

通顺之后，它们能够呈现乌黑光亮的效

果，粘贴在演员的脸上，就形成了留海、

鬓角的各种造型。1913年前后，梅兰芳

受到南方花旦装扮的启发，尝试在原先

宽大的脑门上粘贴上几个“小弯儿”，而

且数量逐渐增加到七个。作为鬓角的两

条“大柳”也被适度延长，并构成弧线

形。这样既可以根据人物的性格、身份

来设计面部轮廓，也一改过去旦角妆面

过于刚硬、开阔的症结。因此，改良后的

“大头”造型逐渐成为了很多剧种旦角化

妆的基本范式，至今依然在戏曲舞台上

广泛沿用。2010年，在拍摄新版《红楼

梦》电视剧时，林黛玉、薛宝钗等女性角

色所借鉴的也是这种“戏曲式”的发型。

然而，在戏曲剧目的创排过程中，单

一发型的优化并不能满足女性角色塑造

的需要。1915年，梅兰芳在排演《嫦娥奔

月》时就发现：“观众理想中的嫦娥，―定

是个很美丽的仙女。过去也没有人排演

过嫦娥的戏，我们这次把她搬上了舞台，

对她的扮相，如果在奔入月宫以后还是

用老戏里的，处理得不太合适的话，观众

看了仿佛不够他们理想中的美丽，他们

都会感觉到你扮的不像嫦娥的。那么这

出戏就要大大地减色了”（梅兰芳：《舞台

生活四十年》）。为了给嫦娥赋予飘飘欲

仙的气质，他们开始从古代的仕女画中

寻找灵感，最终设计出了一种新颖的假

发头套，被后世称为“古装头”。这种发

型的样子较为多样，大多是将长发拢于

头顶，耸成“吕字”“品字”等对称形状的

高髻，后面则梳马尾单辫或双辫。由于

这种左右对称的正髻过于端庄、典雅，不

方便衬托小姑娘活泼、机敏的特征，荀慧

生进一步革新，又发明了歪在一边的发

髻，被称作“留香髻”。这一类“古装头”

的装扮相对便捷又具有变化性，所以后

来逐渐成为了越剧、黄梅戏等年轻剧种

的主要化妆手法。

另外在面部五官的修饰方面，历代

戏曲艺人也不断进行着丰富完善的尝

试。最初，即便是京昆等大剧种，生旦的

面妆也较为简单：用水粉或铅粉把脸涂

白，稍微描一下眉眼，再略上些胭脂即

可。这种淡妆白天观看尚可，但在晚上

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则会显得血色全无、

孱弱无神。因此，演员首先在鼻梁两侧

和眼部周围抹上鲜亮的红色，从而衬托

出额头、鼻中、下巴的白色（俗称“三

白”）。生行则还要在前额上增加一抹红

色（名曰：通天），借此突显男性的血性、

阳刚。随后，用浓黑色勾勒双眼的方法

日趋流行，这颇为近似如今画眼线的作

用。原先樱桃小口式的一点红也被彻底

废除，改为先勾勒唇形，再全唇涂红，以

此来增加嘴型的美感。1942年，受话剧

化妆的启发，袁雪芬还尝试用油彩替代

水粉来化妆，这使得底妆厚重、滋润，妆

面愈加鲜丽且有光泽。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戏曲的妆容逐步浓艳、精致。这显

然是适应现代舞台的结果，与日常生活

中人的样子则距离越来越远。

▲吊眉

【定法活用】

面对既定方法、步骤，
演员同样有自己的理解和
创新，以实现一人千面的
舞台效果

中国戏曲的种类众多，各个剧种化

妆所用的材料，妆面的浓淡、风格不尽相

同。然而，演员化妆的方法则大同小异，

基本分为面部和头部两个段落：面妆因

循拍底色、抹腮红（生、旦）、敷粉（生、

旦）、涂胭脂（旦）、打通天（生）、勾脸（净、

丑）、画眼、描眉、上唇彩等步骤；勒头则

包括放网子、吊眉、贴片子（旦）、戴线帘

子（旦）、扣假发套（旦）、缠水纱、戴甩发

（生、净、丑）、戴头面（旦）、戴盔帽等。当

然，它们并不都由演员自己完成，而是需

要倚仗他人的协助。如果配合缺乏默契

或疏忽大意，不但影响妆容的美观，还容

易造成“掭头”（表演时发网松动或掉落

盔帽）一类严重的舞台事故。因此，在梨

园界的“七行七科”中，单有容装、容帽两

科来承担该项任务。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过去名角儿还长期聘用专属的梳头

师傅。梅兰芳甚至打破戏班旧制，让妻

子王明华女扮男装进后台给自己梳头。

经过历代艺人的探索、积累，戏曲装

扮的程序已经较为完备且基本定型。然

而，服务于舞台表演的妆容并不单纯是

对美的追求，更多是塑造人物的手段，需

要契合剧中角色的身份、年龄、处境和个

性特征。有时，为了表现剧中人的品行

不端或其貌不扬，艺人还故意把自己画

得獐头鼠目、歪脸斜眉。这就是与“俊

扮”相对应的“丑扮”，像《十五贯》的娄阿

鼠、《法门寺》的刘彪、《打瓜园》的郑子明

均属此类。因此，面对既定的方法、步

骤，演员同样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灵

活运用才能实现一人千面的舞台效果。

例如：京剧中的虞姬、洛神都采用古

装头的装束，但人神有别、悲欢迥异，显

然不能是一个模样。在梅兰芳的笔下，

虞姬的双眉画得平坦且靠拢，借此表现

双眉颦蹙、哀怨愤懑的心境，而洛神的眉

毛则向上飞扬，似有超尘脱俗之灵动

感。《洪洋洞》里的杨六郎重病缠身、行将

就木，这也给化妆出了难题：红光满面与

病人不符，面无血色又有碍观瞻。为此，

余叔岩化妆时先敷一层粉,然后在额头

处抹上淡淡的一点胭脂,再用热手巾一

盖使之晕染、定妆，这就让脸上的红色润

泽、自然却又若隐若现。又如：戏曲中的

关羽基本都画红脸，但用哪种红色却是

见仁见智，有胭脂揉脸、银朱勾脸、朱红

油彩勾脸等各种类型。前辈徽调名家米

喜子却另辟蹊径：临演出前先喝足酒，登

台后憋足一口气，顿时满脸殷红。这种

面色再搭配上身段，显得美观且逼真，一

度让很多观众错认为关帝显圣，倒头就

拜。正因为每位艺术家心目中的角色形

象都不尽相同，他们在化妆的细节处理

上每每创造出独到的技法，这就使得妆

容有了更多的个性化和差异性。

【扬长避短】

演员面目迥然有别，
高明的化妆既要契合演员
的长相特征，还得懂得如
何藏拙补缺

戏曲的化妆术在塑造人物的同时，

还有藏拙补缺的功能。在从艺之前，演

员大都经历过相貌方面的严格筛选，但

他们的面目依然迥然有别。何况随着年

龄增长，自己的样子也或多或少会发生

变化。因此，高明的化妆既要契合自己

的长相特征，还得懂得如何扬长避短。

伶界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

于眼”，但幼年的梅兰芳除了近视，还有

眼皮下垂、双目无神的缺陷，所以曾被师

父断言“祖师爷没赏饭吃”。殊不知，十

余年后，还是这双眼睛不仅为他赢得了

伶界大王的殊荣，还征服了众多海外的

观众。日本文学家久保天随甚至感叹：

“他的眼睛价值千两，我觉得他的媚态都

是从这里产生的”（《东京朝日新闻》1919

年5月）。其实，这种转变既缘于日常的

训练，也归功于化妆的弥补。梅兰芳先

用“吊眉”的方法把眼皮往上提，让双眼

变得大而有神。而且他画的上下眼线强

调墨色淡雅，还要稍微抹上一些胭脂，从

而使眼皮上呈现由黑到灰再到红的色

彩过渡，以此来凸显女性双眸的妩媚

动人。因此直到66岁，梅大师还能表

演豆蔻年华的杜丽娘，在这方面同样

借力不少。

1956年，一部聚焦程砚秋的舞台纪

录片提上日程。殊不知，这位昔日芳华

绝代的名旦已变成了210多斤的壮汉。

脸盘尤为丰润的他怎么能表现《荒山泪》

中饥寒交迫的弱女子？最终，还是戏曲

的化妆解决了这一难题，因为贴片子本

就可以修改演员的脸型。例如：额高脸

长，就把小弯儿贴得低些，形成发际线下

移的效果；人胖脸宽则可以加宽大柳，让

两边的鬓角挡住一部分面颊。通过三面

假发的内拢，程砚秋的大圆脸逐渐呈现

出鹅蛋形，虽不说尽善尽美，倒也能差强

人意。再配合存腿、圆场等绝技的运用，

最后他所呈现的角色反倒显得身姿敏

捷、灵动感人。

与此相反，一代名净裘盛戎的身形

却格外瘦削矮小。以一张两腮无肉的瓜

子脸，要彰显各类英雄的豪迈气概着实

有点强人所难。然而，即便与十全大净

金少山相比，裘派所塑造的包拯、窦尔敦

等人物也丝毫不显势弱，这其中的奥秘

同样在于面部妆面的处理。戏曲的脸谱

具有相对固定的格式，不同的颜色、花纹

所对应的是各色人物的性情、年龄和处

境。因此，一旦改变了模样，观众就会认

不出这个角色是谁。但同样是这个人物

的脸谱，如何勾画却大有讲究，每位名家

笔下的样子都不相同。前辈艺人侯喜瑞

曾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上宽下窄的脸，需

上眉子中常，眼窝大，眉子窄；上窄下宽

的脸，需鼻窝尖，白眉立，黑眉宽，眼窝

小；长脸，需眉平宽，鼻窝矮阔；圆脸，需

眉耸立，眼窝宽，鼻窝高。可见，作为画

在真脸上的一张假面，脸谱本就具有修

整演员面容的作用。

正因为深谙这种规律，即便是姚期

这种瘦子最难驾驭的“十字门”老脸，裘

盛戎画来同样八面威风、炯炯有神。至

于中国戏曲脸谱的具体含义和艺术特征

则是另一门精深的学问了。它在装扮技

巧之外，更多阐释了写意符号与舞台表

意之间的关系，本文限于篇幅就不再展

开了。

▲勾脸

以现代的审美观念来看，戏曲的妆

彩似乎过于厚重。花花绿绿的浓墨重彩

掩盖了演员的本来面目，脸而有谱之固

定格式则违背了日常生活的真实。因

此，它一度被钱玄同诟病为“脸谱派的

戏”“扮不像人的人”。其实，这种从真到

假、由简入繁的妆容变化，所体现的正是

中国戏曲美学的成熟。在这真真假假的

千变万化中，折射出了历代艺人不断探

索的精神和智慧。如今，梨园之锣鼓依

旧，场上的粉墨如初，却似乎少了点昔日

的炽热和闯劲。和表演、剧目一样，戏曲

的妆容是美的、更是活的。只有遵循定

法活用、与时精进的原则，传统的民族艺

术才能在继承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浓墨重彩的妆容，何以诠释千变万化的戏曲美
管尔东

戏曲妆容写真近年来甚为流行。然而，人们或许不知道戏曲妆容曾几
经变化，最终才淬炼成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门绝活，淋漓尽致地诠
释戏曲之美。本期“艺术”，让我们聚焦戏曲妆容之道。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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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戏曲中的中青年女性大都梳“大头”。这种发式两边贴鬓，头顶留髻，脑后垂发，颇为

近似明清时期妇女的日常打扮。左图为梅兰芳传统“大头”扮相

1913年前后，梅兰芳受到南方花旦装扮的启发，尝试在原先宽大的脑门上粘贴上几个“小

弯儿”，而且数量逐渐增加到七个。作为鬓角的两条“大柳”也被适度延长，并构成弧线形。改

良后的“大头”造型逐渐成为很多剧种旦角化妆的基本范式，至今依然在戏曲舞台上广泛沿

用。2010版电视剧《红楼梦》中女性角色（上图）借鉴的正是这种“戏曲式”发型


